
…他在水泥厂当一把手时，让工厂在城边给他盖了四间大瓦房。调来化肥厂时，他把

那房子贾了三千元全进了自己的腰包，又让化肥厂另建新房。工厂出工出料，在一个

水泡子里，硬是用一块块石头垫起地基，单这一项，就用去三千元。房子盖了半截，

又不合主人心意了。后来还加了两层圏梁，据说可以防七级地震。总共用掉国家资金

一万五千多元。他还“封妻荫子"，让他五十多岁的刚刚进城的老伴进了工厂，包庇他

打砸抢的儿子拐骗二十余次，得赃三千除元。还  如鱼得水，近几年就 “跳 ”过六个单位。

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平民王广香，一般干部的命运他也可以随意左右。水泥厂的一个干

部，就因为几句话触触怒于他，他便下令批斗了两个月。他亲自指挥强行违章作业，

硬让一个支部委员爬上电线杆，结果杆倒人亡还  伤了两人。没有追究他任何黄任，

还因他是老干部，从一个工厂的党总支书记恢复到 “文革”前的原职，任县商业

局局长。旣然如此，他现在有恃无恐，又有什么奇怪呢？  

6 肉刑   

       一九七九年五月下旬，王广香找到宁光。宁光气凶凶地说： “你南吿北吿，吿不赢

了，又来找我？吿诉你王广香，有我这口气，你就别想再进化肥厂！“  “你给我滚出去，  

再来俺家，我就组织人揍你！”  

宁光说话算话。宁的老婆、儿子、姑娘多次一拥而上，  一面撕打，  一面当着围观的群

众用最下流的语言辱骂王广香。每次都是宁光在家的时候，王顷香才遭到殴打。宁光

喊一声：  “滚”， '老婆孩子就一齐上手。宁光静坐一旁，冷眼观望，有时偶尔说一声：

“小心别把玻璃碰坏了。”   

       残酷的殴打辱骂前后近十次。宁光的那个“打、砸、抢”的儿子宁显政，有时一手

把王广香提拉起来，得意扬扬地大喊：“我打你，就和打俺家的小鸡一样。你再来，  我

就揍死你！”这难道不是“三十年老革命”宁光对人民群众态度的—个再版吗？   

      两年以后，当王广香已在狱中服刑时，经医生诊断，她患了精神分裂症。一个聪

明、乐观、泼辣的姑娘，怎么会得上这种精神疾患的呢？我们可以断定的是，除了在

宁光家遭到的这种种凌辱，她没有受到过别的强烈剌激。   

      人民手中无权，制止不了土皇帝宁光，就只能眼看自己的女儿遭受毒打凌辱，事

后给她一些安慰和保护了。一天夜晚，王广香又一次被打之后，悲痛地呆坐在宁家门

口，有四五名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围了上来，陪她坐下。一个说：“大姐，你怎么那么熊

呢？他们全家骂你那么难听，打你那么狼，你怎么就不骂他们几句，还几下手呢？  ”王

广香说：“我是来讲理的，讲理就不能打骂。”天色很晚了，王广香劝她们：  “回家吧，

再不回去，爸妈好不放心了。”  小姑娘们说：“是俺家叫俺来陪你，说是怕你出事呀！  ”



她们偎依在她身边不肯离去。直到深夜，小姑娘们眼瞅着王广香回到旅社，才各自回

家了。   

      王广香在路上边走边想：“为什么好人、同情我的人，手里都没有权呢？”  

      群众无权，县委和县政府可是有搢的。宁光家打人骂人，就发生在县委眼皮底下，

怎么样呢？王广香遭受打骂之后，县委的一位同志往往要把她找到办公室，面对这个

带着伤痕和泥污的姑娘，大讲她的不是，什么不许再“闹”，应该维护“安定团结”  喽，

不得侵入私人住宅喽，等等，唯独忘记了：是宁光，而不是王广香破坏了“安定团结，

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是王广香而不是宁光。听着这些谆谆敎导时，王广香心里想的

是：“安定团结不能不要真理！”   

       应该指出，这期间，县委也曾试图为王广香重新安排一次工作。但王广香这时关

注的已经不是就业的问题。她要争个是非。   

7 那条路不能走   

      负责同志训话之后，总是接着又来一次打骂。其中一次，把王广香打得昏迷不醒

达两三个小时。还有一次，在王广香被打之后，县委有关领导主持召开了一次会。会  

上又是批评了王广香。会后，王广香向二里开外的水库大坝走去。在县委门口，遇到

本大队的治保主任，问她天色这么晚，到哪里去。“去串亲戚，”王广香轻轻答道，  随

后把肩上的书包交给治保主任，说：“给我妹吧，这本书她用得着。”治保主任仔细瞅她

的脸，在昏暗中看出了泪痕，立即警觉起来，拽住她，劝说她，并把她迗回家里，  母

亲看守了她两天。   

      这样，那条范熊熊的路，王广香就没有走成。   

      这位顽强纨拗的姑娘，仍然不肯罢休，又去找宁光说理。宁光暴跳如雷，恶狼狼

地叫嚷道：“你要我接受你的要求，除非你像蒋爱珍那样判我死刑！你把我打死，公安

局也好给你安排个地方。”   

       蒋爱珍？王广香不想走蒋爱珍的路，虽然也有过和宁光同归于尽的念头。枪枝，  

她是不难搞到的。但是再一想，那一来就必定要连累管枪的人。她不忍连累任何人。

况且，开枪就要死人。对于这一家给她造成如此伤害和痛苦的人，这位善良的姑娘还

不忍杀害他们。   

       那么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屈服？使自己以及那些因同情自己而遭受损害、欺侮的人冤沉大海，让宁光继续

为非作歹，欺压好人？  ……不行。   

      在又一次找宁光的时候，这人又进逼一步，对王广香发出了新的威胁，说：“你若



是再找我闹，我就叫商业局不再包黑山大队。你不知道商业咼听我的吗？还有，你队

那个赵洪臣在商业局工作呢，我让他们打发他走，他就得走！”   

      这就又一次唤醒王广香：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即使我同他善罢甘休，他也会继瓒

运用他的权势去欺压别人。还不是个别的人，整个大队都会受他欺负呢。   

      于是，无名怒火又在王广香胸中炽烈地喷放起来。这火，又一次照明了她将近两

年来度过的屈辱而痛楚的日日夜夜，照明了那些像她一样手无寸权、因而不得不听天

由命、忍气呑声听任宁光摆布的好人… …她感到自己的心一会儿像被揪住、一会儿又

像被撕裂一样疼痛难忍。   

        怎么办？  ……她想起宁光提起蒋爱珍的事。那里有咸胁，可是也透露出他的恐

怖。这家伙怕死！她在日记上写道：“我敢跟以权压人的人作斗争，我替老实人伤

害。……我知道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允许无政府主义存在，更不允许违法乱

纪的现象出现，共产党员更不允许带这个头。可是虽经县委的同志多次劝说，宁光横

蛮如故，群众无权说理，非常使人海心，压个下心头的怒火，怎能继续忍耐下去

呢？  ……对于不讲政策不讲理的人，只能用不讲政策不讲埋的办法对付！“她选

择了一条蒋爱珍、范熊熊没有走过的路。  

8 她发出警报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王广香开始筹集作药、雷管、导火索。今年二月，王广香准

备齐全。她先到宁光的邻居家，吿诉人们：“我要给宁家送个响听听，你们迩是躱一

躲，别侮着无辜的人。”   

      她要发出一个比上访信更响的警报，让宁光听一听她的悲愤，让县委和社会听一  

听一个民女的冤屈。   

      二月十日，刚过小年，王广香带着备好的十八管炸药，来到了大东县。受过民兵

训练的王广香，深知炸药的性能。她要拚命时的打算是：全部炸药捆成一包，与宁光

同归于尽。行动前，她冷静下来，思想里展开了斗争，虽然宁光那样对待我，到底他

还是革命三十来年的老干部了。再说，他也不欠我的命，还是震他一下得了。主意一  

定，她把炸药分成了两包。   

      深夜十一时许，王广香携带两包怍药，来到宁光家房后。打量一下这幢红砖红瓦

的建筑，王广香心里苦笑了：这是她和化肥厂的工人们一起亲手给宁光建造的。她估

量，这点炸药，绝对炸不塌这幢房子。于是，她便把两包炸药分别放置在宁家的东间

和中间屋的后窗台上。她想，窗台比炕高，炸时又是扇状向上散开，可以不伤人。她

还想，炸药炸硬不炸软，放在窗台上不压东西，也毁不了房子。因此，东间的那包炸



药点火未着，她就放弃了。随后便将中间的点着了。“轰隆”一声巨响，炸毁了宁家的

后窗，震破了全部门窗玻璃，室内间壁被震倒，宁光的一女儿耳膜被震破（现已治

好 )，近邻的门窗玻璃也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可是，这一声爆炸却震惊了全县。有

人惊愕，有人痛快，有人惋惜。惊的是王广香竟如此大胆，快的是宁霸天终于没有治

住一个不畏权势的姑娘，惜的是王广香不仅法律，有理却又犯了罪，太不应该。   

      今年八月十五日，县委常委开会，一致决定：支持县法院独立审判，依法办事，  

县委不加干预。不论案情涉及什么人，谁都绝不包庇。  

      但是，在法院提出要以报复诬陷罪逮捕宁光时，县委一些常委的态度又变了。纷

纷发表“个人意见”，除个别常委外，又相当一致，宁光辞退王广香，能说是违法吗？

是个作风问题吧？能构成刑事犯罪吗？未必吧？这么一追究，以后干部还怎么工作呢？

王广香“硬找人家纠缠，叫谁也够呛”。  最后重申：还是支持法院浊立审判，上述种种，

都是“个人意见”。  

9  台下的审判员  

    在东沟县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事件像王广香案件这样轰动过全县城乡。开庭之前，

这件事就成了议论中心。东沟县大东镇的街头巷尾，大人小孩都在谈论、猜测王广香

—案的审判结果。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人们从四面八方潮水般地涌进大东镇，不少工

人、社会从几十里外赶来旁听，光是王广香所在的十字街公社就来了四百余人。开庭

的主会场东沟县电影院座无虚席，格外又挤进几百人。对面的倶乐部也挤满了人，更

多的人则坐在露天球场和电影院外面的空地上。尽管烈日当空，只见人增， 不见人

灭。从二十三日下午开庭到二十五日闭庭，毎天都有五六千人前来旁听审讯，机关干

部、职工、社员和全镇的居民，谁也不肯轻易放过听审的机会,他们说：“就是北京来

一台大戏,也不会有这么冬人。”法庭内外，秩序井然。人们听得那样认眞，边听边想，

有的小声议论。大东镇北街的居民亲眼看到宁光的飞扬跋扈和他们全家对王广香的殴

打辱骂，止不住泪水，有些妇女哭出了声。她们说：“俺不为别的，想到这看个究竟，

到底有没有人替老百姓说话。“ 

    当被吿王广香在法庭上说到“光审判我不审判加害于我的宁光，天不服，地不服，

大树小草也不服！”时，会场内外旁听的群众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很多人都落泪

了。  

    当法庭宣判对宁光依法逮捕时，法庭内外又煨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那些担心

法律面前未必会人人平等的人，那些决心要为王广香争理、辩护的人，脸上露出了笑

容。他们说：“东沟县法院不怕权势，秉公执法，眞是淸官。”一位八十一岁的老大娘，



一连听了两天半，临走她说：“好刚强的姑娘，差点给毁了。法院可真为民除害了。”

大东镇街上，孩子们立即编出了童谣：“七月十五，宁光被捕…”  

     从一些干部中，则传出了全然相反的反应：“宁光是革命三十年的老干部，没有功

劳，还有苦劳“，“怎么捕的还得怎么放！”一种无形的历力向县法院袭来……  

10 呼吁  

    王广香的爆作，已经成为过去。也许有人会想：这篇报导为一个以爆炸手段破坏

治安的犯人说了话，会不会促使另一些人走上王广香的道路呢？  

    本文作者正是为了使我们土地上不再听到蒋爱珍的抢声和王广香的爆炸声才写这

篇报吿的。引起我们忧虑的，是这里相当一批干部出于对宁光的同情和对自己的原谅

而说的这样一句话：“法办宁光，叫我们今后怎样工怍呢？”我们则要反问一句：“你

们为什么一定要像宁光那样工作呢？”宁光被捕，并不是由于他合理地辞退了一个民

工。炸药是王广香点燃的，然而并不是在她被辞退的第二天点燃的。在将近两年时间

里，可以使矛盾缓和乃至解决的机会,留给宁光改正错误的机会，难道还少吗？破坏

安定团结的祸根何在，难道不値得深思吗？王广香吿了又吿，忍了又忍，她的每一次

呼号、哭泣和叹息，只要有一次眞正打动了宁光，都畲使那包炸药的引信永远失效。

我们的法律上有唆使汜罪，还没有逼迫犯罪，有哪一个人能够提出证据，证明王广香

是出于个人兴趣去点燃炸药包的呢？  

    王广香承认她有罪，并对本记者团悔恨地说：“我今后再也不会干这种犯罪的事了。

“她现在懂得了：中国有很多很多人会向她伸出熟情援助之手，无需点燃炸药， 我们

的党、司法部门和社会舆论机关也会听到她的呼号。现在她已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广

大群众、干部、法学工作者考虑到事件酦成的总过程，考虑到王广香犯罪的动机和后

果，认为量刑过重。  

    我们，一群新闻工作者，愿在这里向社会、向各极党委发出呼吁：请看一看你的

身边,有没有正在酝酿或趋于成熟的类似的事件或问题。千万不要让矛盾再激化了。

在光明的中国，蒋爱珍、范熊熊和王广香一类悲剧是应该防止也是可以防止的。但是

我们也必须淸醒，除非我们以足够的努力去制止或惩处大大小小的宁光、李学先这一

类肆无忌惮、横行霸道、视人民如草芥的人，就会有大大小小的不幸降临到我们的兄

弟姊妹身上，并直接、间接地损害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那条左倾路残和林彪、

江靑反革命集团加在我国人民身上的灾难和痛苦已经够惨重的了，我们毎个人都有责

任制止汜罪，制止那只迫使人犯罪的手，不管它握有多大的权力！ 

   这是人民的殷切嘱托，这是历史的庄严命令。  



11  附记 

    文章于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同时发表于《人民日报》和《辽宁日报》 '翌日见

于《丹东日报》° 

    报吿文学发表后，引起广大读者强烈反响。仅《人民日报》就收到读者来信九千

件，对王广香寄予深切同情。一些读者还曾给以物质上的援助。 

据了解，宁光和李学先已无罪释放。 

王广香因患精神分裂症，也已泽放。  


